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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
 

北平公共卫生事业缓慢向前发展。1934-1937年,
 

在清洁运动的基础上,
 

北平市政府共

组织举行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
 

政府及相关卫生行政机构通过与各类社会团体密切合作,
 

开展卫生

展览、
 

舆论宣传、
 

儿童健美比赛、
 

清洁扫除、
 

预防注射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卫生运

动大会的举办,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识,
 

改善了城市环境条件,
 

促进了公共卫生的现代转

型,
 

而且透视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层次面相,
 

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和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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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为遏制

疫病流行,
 

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
 

开始在全国各地推行以“大扫除”为主题的卫生清洁

运动。在此期间,
 

北平举办了多次卫生运动大会,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聚焦于1934-1937年北平卫生

运动大会,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
 

探讨卫生运动大会的背景、
 

举措及影响,
 

透视民国北平公共卫

生建设的历史进程。

一、
 

国家力量:
 

卫生运动大会的推行

公共卫生作为一种社会性事业,
 

一直以来就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
 

蕴含着浓厚的社会治理特征。具

体表现在政府通过努力优化各项规章制度,
 

向民众宣传正确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知识,
 

并积极预防和治疗流

行性疾病,
 

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条件。民国时期北平历次卫生运动大会,
 

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介入,
 

是在

政府的组织下而举办的。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设北平特别市,
 

以卫生局统一管理全市卫生事项。1930年,
 

因财政紧张,
 

北平

市政府裁撤卫生局,
 

在公安局下设卫生科,
 

1932年又缩编为卫生股。1933年,
 

北平市政府为重新整顿卫生

行政,
 

成立卫生处,
 

并于1934年升格为卫生局,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虽然北平卫生行政部门几经更调,
 

但

是总体来看仍缓慢向前发展,
 

主要体现在附属医院、
 

诊疗所、
 

疗养院、
 

讲习所、
 

陈列所等机构不断增多,
 

颁

布的卫生法规逐步完善,
 

卫生行政工作范畴日益明确,
 

基层卫生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自1928年始,
 

北平

先后建立四个卫生区事务所,
 

作为推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组织。北平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初步确立,
 

为

实施卫生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是一场由上而下推行的全国性群众运动。1928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污物扫除

条例》
 

和
 

《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
 

要求地方政府联合各社会团体和民众,
 

于每年5月15日及12月15日

各举办大扫除一次,
 

同时作为卫生运动大会之期。北平市政府成立之初,
 

便认识到城市环境问题突出,
 

“清
洁卫生关系重要”,

 

若不进行整治必会“发生传疫媒介,
 

妨害公共卫生”。①1928年12月5日,
 

北平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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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致各机关、
 

学校、
 

团体参加15日举行的清洁运动大会,
 

“藉以表现注重公共卫生之新精神”。①12月15
日,

 

清洁运动大会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幕式,
 

参加团体百余个,
 

共计五万余人,
 

进行游行清洁街道。1929年

6月16日至19日,
 

北平再次举办清洁运动大会,
 

参加人数共计三万余人,
 

除了沿街游行,
 

还在中山图书

馆、
 

中山公园举行了卫生展览会和卫生游艺会。北平市政府积极组织清洁运动大会,
 

主要目的在于“唤起

民众的卫生精神,
 

养成民众的清洁习惯”。② 正如北平卫生局局长黄子方在讲演中指出:
 

“希望以后要唤起

民众,
 

一致联合起来,
 

去实行清洁卫生”。③ 清洁运动大会的举办,
 

为后来的卫生运动大会提供了经验,
 

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卫生观念在社会上的传播。
总体来看,

 

在大规模的卫生运动推行之前,
 

北平市政府一直有意加强城市卫生治理,
 

但效果并不十分

显著。1932年曾有报刊载文,
 

指出北平环境虽稍有改善,
 

但大多数普通民众仍“在粪窖中求生活”,
 

城市道

路依旧是“无风三尺土、
 

有雨一街泥”的状态。④ 由于财力支绌,
 

北平卫生行政部门无力扩充清道夫来解决

城市内部的卫生问题,
 

也缺乏专业人员指导社会团体进行自治。这种情况直至1933年卫生处成立后才有

所改观。卫生处一方面对卫生行政人员进行甄别选用,
 

革除“年老识陋”者,
 

招募新人;另一方面,
 

简派人员

赴南京接受训练,
 

使其熟知卫生稽查技能,
 

以造就“具有卫生常识之完备人才”。⑤ 卫生处特别强调开展卫

生教育,
 

认为必须引起民众对于卫生的兴趣,
 

并联合各行各业及社会团体“关注卫生学理,
 

使其分途推进”,
 

如此“始能有效”。⑥ 北平市政府极力鼓动社会各阶层投身卫生事业,
 

不仅是为了改善城市卫生状况,
 

减少

疫病的发生,
 

而且试图使民众和社会团体进一步协助政府办事,
 

强化卫生行政,
 

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

 

卫生运动大会既是北平市政府以国家权力积极促成的结果,
 

也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密

切相关。1934年2月,
 

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
 

从“衣、
 

食、
 

住、
 

行”等为起点,
 

围绕“整齐、
 

清洁、
 

简单、
 

朴素、
 

迅速、
 

确实”六项具体标准,
 

对国民生活进行改造。新生活运动强调养成讲卫生的生活习惯,
 

进行清洁运动和大扫除,
 

其“清洁”标准成为北平卫生运动大会产生的一个重要催化剂。1934-1937年,
 

每

年5月,
 

北平都举办卫生运动大会,
 

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共举办了四次。1934年,
 

北平市政府鉴于“过去每

年举行清洁扫除大会,
 

除开会讲演外,
 

所得实效甚微”,
 

所以决定将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扩大举行,
 

会期持

续8天,
 

成为定例并延续下来。⑦ 民国市政问题学者殷体扬也指出,
 

以往举办的清洁运动多“重在形式方

面,
 

各机关派员凑一凑热闹,
 

游一游高路,
 

就算了事”,
 

效果不尽如人意,
 

而此次卫生运动大会“范围实质,
 

都扩大充实”,
 

一方面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合作,
 

另一方面要“给一般市民一个有系统的整个卫生知识”。⑧

为扩大影响范围,
 

尽量覆盖各个区域,
 

北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组织和领导。第一次卫生

运动大会时,
 

北平全市分为东
 

(灯市口公理会)
 

、
 

西
 

(缸瓦市福音堂)
 

、
 

南
 

(珠市口福音堂)
 

、
 

北
 

(地安门外

民众教育馆)
 

四区,
 

以中山公园为总集中地点。从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开始,
 

取消北区,
 

东、
 

西、
 

南三区分

别由第一、
 

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及市立医院负责。同时,
 

大会下设总务组、
 

讲演组、
 

展览组、
 

表演组、
 

宣传

组、
 

儿童健美比赛组、
 

清洁组、
 

预防组、
 

交际组等,
 

分别负责布置会场、
 

讲演、
 

展览、
 

宣传、
 

清洁、
 

预防注

射、
 

接洽招待等各项活动,
 

保证了卫生运动大会的有序进行。

二、
 

民众参与:
 

卫生运动大会的举措

从目标上看,
 

卫生运动大会与之前的清洁运动大会具有一致性,
 

即“给一般民众灌输一些卫生知识,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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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大家公共卫生的重要,
 

希望人人都有一个整个的认识”①。为此,
 

北平市政府开展了卫生展览、
 

舆论宣

传、
 

儿童健美比赛、
 

清洁扫除、
 

预防注射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一)

 

卫生展览

卫生展览主要设在中山公园、
 

卫生陈列所、
 

民众教育馆等公共场所,
 

陈列品共分为八类。一是生理及

病理展览,
 

陈列人体各组织、
 

各病症之标本、
 

模型及医用仪器;二是环境卫生展览,
 

陈列各种管理环境卫生

的器具、
 

模型;三是卫生习惯展览,
 

陈列符合及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生活状况模型、
 

图表;四是营养食物展览,
 

陈列与营养有关的各种食物及制造方法;五是妇婴卫生展览,
 

陈列妇产及婴儿卫生之标本、
 

模型及照片;六
是饮食料制造与卫生展览,

 

陈列酱油、
 

汽水、
 

牛乳等饮食品制造程序之模型;七是通俗卫生图画展览,
 

陈列

北平市中小学学生所作卫生常识、
 

生理解剖、
 

营养卫生等图画;八是卫生局工作展览,
 

陈列卫生局及附属机

构之工作照片及成绩统计图表。
五花八门的陈列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极具吸引力,

 

往观者络绎不绝。1934年5月13日,
 

《益世报》
 

记

者参观卫生展览,
 

描述当时中山公园“车水马龙,
 

熙来攘往”,
 

十分热闹。②1937年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
 

仅5月17日一天参观卫生展览的市民就达两万人以上,
 

“竟日拥挤不动”。③ 卫生展览的举办,
 

使广大民众

更为直观地认识到日常卫生的各个方面,
 

能够“有一种具体的观念”。④
(二)

 

舆论宣传

北平市政府十分重视利用报刊、
 

广播等舆论工具,
 

向各阶层民众传递生活卫生常识和建设公共卫生的

意义。从1935年起,
 

《卫生月刊》
 

开始出版
 

《卫生运动大会专号》,
 

刊登各种公共卫生论著。1935年
 

《卫生

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
 

刊登
 

《论公共卫生》
 

《努力公共卫生以复兴民族》
 

《怎样促进卫生事业》
 

《病是怎么来的》
 

《婴儿及孩童时代疾病之预防》
 

等19种论著。1936年
 

《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

专号》
 

刊登
 

《环境卫生之重要性》
 

《健康的意义》
 

《卫生为民族生存之要素》
 

《卫生运动大会与全体市民的关

系》
 

《家庭卫生》
 

等19种论著。
总体来看,

 

这些在报刊上登载的论著,
 

主要面向知识分子群体,
 

主题侧重宏观层面,
 

将卫生问题与国

家民族发展命途紧密结合,
 

以凸显推行卫生运动大会及公共卫生建设的必要性。相对而言,
 

广播讲演的内

容更多地关注具体的卫生常识和传染病防治方法,
 

通俗易懂,
 

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理解。如1935年

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
 

河北、
 

北平电台广播卫生局、
 

市立医院、
 

传染病医院等卫生机构专业人员的讲

演,
 

涉及肺痨、
 

伤寒、
 

狂犬病、
 

花柳病等常见的传染病防治及生活卫生知识。
 

(三)
 

儿童健美比赛

河北电台在广播
 

《卫生运动大会的意义》
 

时,
 

指出儿童是“国家的基础”和“国家未来的主人”,
 

他们的

健康与国家盛衰密切相关。举办儿童健美比赛,
 

就是“要借此机会劝导一般作父母的注意婴儿卫生”,
 

这也

是“强国强种的根本办法”。⑤

儿童健美比赛在历次卫生运动大会中都属于“特繁”工作,
 

但考虑到儿童健康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北平市政府在报名程序、
 

评判标准、
 

奖品征集等方面“莫不经严密的规定”,
 

以期完备妥善。参赛儿童按照

年龄进行分组,
 

再由卫生机构专业人员检查体格是否及格,
 

凡有明显营养欠缺、
 

肤色苍白、
 

皮肤病、
 

咳嗽流

涕、
 

软骨病、
 

背脊弯曲等症状者均不得参加比赛。按照评判标准,
 

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时,
 

共有儿

童574人报名,
 

但接受检查者为467人,
 

其中及格者277人。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
 

当时儿童身体健康状

况普遍不佳,
 

普及妇婴卫生知识仍具有相当大的急迫性和艰巨性。对于检查及格的儿童,
 

发给比赛证,
 

主

要通过测量儿童的体重、
 

身高、
 

牙齿、
 

动作、
 

性情、
 

整洁等情况,
 

判定分数,
 

核算后确定最终名次。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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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为“灌输民众育婴常识起见”,
 

还专门刊印儿童卫生知识的小册子,
 

散发给儿童家长和观众。①
 

(四)
 

预防注射

开展预防注射,
 

是北平市卫生工作中经常举行的一项群体性活动。1932-1933年,
 

全市预防传染病注

射人数分别为14701人、
 

76470人,
 

其中接种天花疫苗人数最多,
 

达到9595人、
 

37870人。② 卫生运动大会

期间,
 

北平市政府将种痘作为预防注射工作的重心,
 

以期进一步防治天花。为扩大北平市种痘覆盖面,
 

对

于边远郊区及不了解种痘知识的普通民众,
 

特编排戏剧进行表演,
 

“寓教于乐”,
 

积极引导,
 

“冀使观剧民

众,
 

于兴高采烈之中,
 

得知种痘之意义”。③④同时,
 

在中山公园及各区分会场,
 

均分别指派医师或护士,
 

一

律免费施种牛痘,
 

并办理各会场的救护适宜。

1935年,
 

北平市政府通过了由卫生局呈送的
 

《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
 

规定天花患者家属及接触者

一概种痘,
 

婴幼儿于出生6个月内、
 

6至7岁时要进行种痘。卫生运动大会为种痘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

契机,
 

北平市政府特别强调要借大会解释此项规则,
 

“俾使执行强迫种痘”。④此外,
 

为加大宣传力度,
 

大会

还制定预防传染病的标语及说明,
 

内容简短醒目,
 

如“怕得时疫,
 

最好是打预防针”等。⑤
 

(五)
 

清洁扫除

其一,
 

清洁街巷。卫生运动大会承袭了以往清洁运动的内容,
 

继续实行大扫除工作,
 

清理街巷积秽。

19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
 

接连举行大扫除,
 

抽调夫役12名每日掘土,
 

并用大车多辆运输积秽。1937
年,

 

北平卫生局要求在大扫除之前,
 

全市住户、
 

商铺、
 

工厂等将尘秽打扫干净,
 

不仅规定了详细的清洁标

准,
 

而且派遣稽查员进行抽检,
 

自6月1日起连续检查三天。
其二,

 

捕蝇运动。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时,
 

北平卫生局发布通告,
 

将5月30日定为“灭蝇日”,
 

动员各市民、
 

铺户、
 

机关、
 

学校、
 

团体等开展灭蝇。在北平当局看来,
 

“本市学校林立,
 

冠于全国,
 

且学校既

为教育总枢,
 

所以防蝇事宜,
 

应以学校为中心”。⑥因此,
 

在这次灭蝇运动中,
 

中小学生成为主力军,
 

共有

211所学校参加,
 

捕蝇总数达到1719665个。⑦

三、
 

互动成效:
 

卫生运动大会的影响

从客观来讲,
 

无论是卫生运动大会的制度设计,
 

还是具体的实施举措,
 

北平市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扮

演着主导者角色。国家层面有意识地动员民众广泛参与,
 

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合作。1934年北平市市长

袁良在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开幕演说中,
 

指出举办卫生运动大会的目的,
 

“就是要唤起民众与政府合作,
 

能

够官民一致的来办理卫生事业”。⑧在这一过程中,
 

学会、
 

商会、
 

慈善机构等各类民间团体发挥了中介作用,
 

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既是政府的协力者,
 

也是卫生运动的参与者。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筹

备会,
 

除北平市卫生处外,
 

共有妇女协会、
 

基督教男女青年会、
 

民众教育馆、
 

市立医院、
 

自治监理处等十余

个团体参加,
 

“以期分工合作,
 

组织严密”。在经费筹集上,
 

北平市政府补助一部分,
 

其余则由市内卫生机

关及与卫生有关之团体予以协助。⑨在政府、
 

民间团体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下,
 

北平卫生运动大会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首先,

 

城市环境卫生状况有所改观,
 

公共卫生事业逐步向现代转型。长期以来,
 

北平城市清洁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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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
 

道路上“污秽载途,
 

便溺任意……炉滓积果成阜,
 

公厕秽气四溢”①,
 

十分影响城市形象。卫生运动大

会期间,
 

北平市政府集中力量对街道、
 

沟渠、
 

公厕等进行清洁,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

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清洁抽查饮食店铺、
 

沟口秽池、
 

各区住户、
 

各理发店、
 

公厕尿池、
 

公共浴室等

公共场所共904处,
 

其中清洁者居半数以上,
 

公厕尿池等秽物聚集地均撒有石灰,
 

结果较为良好。② 卫生

运动大会推动了传染病预防工作的深入,
 

仅1935年4、
 

5月,
 

全市种痘者达九万余人。③ 从19世纪30年代

开始,
 

北平市死亡率逐步降低。1935年,
 

全市每千人中出生为17人,
 

死亡为14人,
 

这一数据相较以往每

千人中死亡在15至20人之间,
 

且死亡均多于出生的情况,
 

已有了明显的优化。④ 卫生行政、
 

环境卫生、
 

传

染病预防、
 

妇幼保健等多个方面的协同推进,
 

促进了北平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转型。
其次,

 

进一步普及了卫生常识,
 

加深了社会各阶层的民族意识。卫生运动大会期间,
 

北平市政府利用

报刊、
 

广播等媒介,
 

采取表演、
 

展览、
 

标语等形式多样的手段,
 

向各阶层民众灌输卫生知识,
 

传递洁净的生

活习惯。1935年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之卫生展览,
 

市民十分踊跃,
 

八日内共有71420人参观,
 

“各界人士

均盼延期展览”;闭幕式时,
 

“参加市民颇为拥挤”,
 

东四十二条小学表演的“捕蝇运动”、
 

燕京地毯厂表演的

“迷信不能治病”等短剧,
 

生动有趣,
 

使参观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理解和接受卫生知识。⑤ 更为重

要的是,
 

卫生运动大会通过讲演和广播,
 

宣传卫生事业与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的紧密关系。1934年第一次

卫生运动大会,
 

市长袁良指出要想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
 

实现国家富强,
 

“就是要先强种……我们要人民

健康起来,
 

除了提倡卫生,
 

没有旁的更好的办法”。⑥ 此外,
 

在广播中也多次强调卫生运动大会是“复兴民

族的一种运动”。⑦ 通过卫生运动大会的一系列活动,
 

民众的卫生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有所提高。在大会设

置的批评簿中,
 

“健种强国”、
 

“强种之基”、
 

“卫生救国”等民族意识浓厚的评语比比皆是。⑧

最后,
 

扩大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影响力及对公共事务的控制力。从某种程度上说,
 

卫生运动大会可视

为一场达到“卫生强国”政治目标的运动,
 

表现出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积极态度。从开闭幕式秩序安排

中,
 

便可看出卫生运动大会具有浓厚的政治集会色彩,
 

主要包括奏乐、
 

全体肃立向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

躬礼、
 

主席恭读总理遗嘱、
 

静默三分钟、
 

主席致词、
 

市党部指导、
 

市长训话等,
 

而后才是讲演、
 

歌舞等文艺

表演。这种相对固定的仪式成为国家“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
 

将政治权力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

运用”。⑨ 通过分区进行卫生运动大会,
 

又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领域。同时,
 

北平市政府充分利用中山公

园等公共空间,
 

借助卫生运动大会这一形式,
 

对饮食店铺、
 

澡堂浴池等消费场所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
 

有

意识地教导和规训民众,
 

彰显了国家对社会事务的控制力。从实际效果看,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存在

的。一方面,
 

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下,
 

民众和社会团体更多地顺应国家政策,
 

积极配合政府完成

既定的卫生工作和防疫任务。另一方面,
 

民众也积极回应,
 

提出若干期许和建议,
 

如“望当局继续努力”、
 

“希望能普遍宣传”、
 

“卫生展览应普及到农村去”等。�10

不可否认,
 

卫生运动大会的连年举办,
 

对北平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政府权力强化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
 

卫生运动大会也显露出种种弊端。其一,
 

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

现代转型,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北平当局缺乏足够的估量。在市长袁良看来,
 

卫生工作“要群策群力”,
 

在政府方面应有专门机构实施卫生行政,
 

个人方面“不过手足勤劳,
 

就可免除疾病,
 

增进健康”,
 

并乐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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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使全市民都走向康健的大道,
 

我想再有一年两年的改善,
 

一定可做得到的”。① 但实际上,
 

许多社会底

层民众的生活依旧十分困苦,
 

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遑论生计之外的事情。其二,
 

卫生行政机构的经费、
 

人员不足情况一直存在,
 

或多或少地制约了国家权力的发挥。从卫生处到卫生局,
 

北平卫生行政机构经费

常入不敷出,
 

“万分拮据”②,
 

导致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出现民众和社会团体抵制政府的状况。
虽然卫生局屡次饬令各住户、

 

商铺注意清洁卫生,
 

但是仍有不少市民基于自身利益,
 

将垃圾在附近街道或

沟口处随意倾倒,
 

使卫生员警和清道夫难以应付,
 

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人力和财力。

结语

在卫生运动大会中,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及成效充分体现出来,
 

政府力量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也不

断浮现。北平市政府以主导者的身份,
 

通过赋予公共空间新的内涵,
 

采取多种手段,
 

试图将国家权力和官

方意识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建构政府-社会团体-民众三方合作状态下的现代公共卫生体

系,
 

塑造具有卫生意识的“新人”。受制于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因素,
 

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进展履

步为艰,
 

任重道远。但在“强国强种”、
 

“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凝聚下,
 

政、
 

商、
 

学、
 

医、
 

军等社会各界人士、
 

机构和团体都积极参与卫生运动大会,
 

并在短期内集中开展卫生宣传、
 

防疫、
 

竞赛、
 

清洁等活动,
 

普及了卫

生常识,
 

播散了新的生活观念,
 

是一场历史意义重大的卫生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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